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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强化国家科研机构。文章从科学史和国际发展的视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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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起的作用，总结近 10 年来国家科研机构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中所取得的成就及成功经验，提出新时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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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把强

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放在重要的位置。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是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关键途径，是维护国家安全、提高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国家科研机构是服务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而在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等重要领域建立的科研组

织，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

向强化国家科研机构，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

和带动作用。

本文以科学技术发展史和国际比较的视野，研究

国家科研机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及在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中的定位和作用，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科研机

构所起的作用，总结近 10 年来国家科研机构在面向国

家战略需求中所取得的成就及成功经验，提出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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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机构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1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国家科研机构

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来看，国家科研机构是围绕

国家需求和国家目标而建立的科研组织。在二战以

后，国家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得到很大的

发展，在国家安全、国际竞争、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关

键领域起决定性作用。

1.1 国家科研机构是为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而建立
的科研组织
从 16 世纪第一次科学革命到今天，科学研究形成

了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和国家科研机构等3种主要组

织形式。1660 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是最早的科学组

织，规定了科学活动的章程，创办了学术期刊，那时

的会员还多是业余科学家。对现代科学组织更具奠基

意义的是 1666 年法国科学院的建立。法国科学院是世

界上最早的国家科研机构，由政府资助，其院士由各

个科学领域的最优秀专家组成。后来按照这种模式建

立科研组织的国家有俄罗斯和德国等。19 世纪开始，

随着德国柏林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科学在大学中发展成熟，形成了教师带学生从事自由

探索研究的科研组织形式。这种模式后在美国发扬

光大，影响到世界各国。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

初，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典型如化学和电气工

业）的发展，企业开始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新产品和

新工艺的研发，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自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国

家科研机构得到迅速发展。一批由国家直接投资与管

理的科研机构应运而生，目的是服务国家利益，服务

国家目标，这些研究机构建立集中在农业、地质、卫

生等公共领域。德国的国家科研机构主要是在 20 世

纪初开始建立的，中央政府和联邦各州在诸如天气、

大气、地理、地质、卫生、农业、渔业、林业等这样

的应用领域资助建立了 40—50 个专业化的研究所 [1]。

美国国家科研机构的建立是在南北战争（1861—1865

年）以后，伴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联邦政府在农、

林、渔、气象和地质等公共领域建立了一批研究机

构。最早建立的是美国地质考察局（1879 年）及分

布在各州的农业实验站。随后建立的有美国国家标准

局（1901 年）、统计局（1902 年）、矿产局（1910

年）、公共卫生服务局（1912 年）和国家航空咨询委

员会（1915 年）等一批联邦科技机构及所属科研机

构。1930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立[2]。

一战之后，各主要国家开始建立军事科研机构，如美

国建立海军实验室。

到二战之前，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科学的 3 种主

要组织形式——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和国家科研机构

已形成，大学主要从事自由探索式研究，并培养人

才；企业研发机构以企业的商业目标为主导，主要从

事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以及改进产品和工艺；国家

科研机构是服务于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解决国家和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科技问题。

1.2 国家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组织
形式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生于二战时期。二战期间，

原子弹、雷达、青霉素等一系列战争期间产生的科学

应用和技术发明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显示出科学技术

的决定性作用。战争期间，在这些影响和决定战争胜

负的科技领域中从事探索、研发和应用的主要科学家

和工程师群体及组织就成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3]。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开始后，以二战期间军事科技成

功的经验为样板，许多国家在国防、原子能、空间和

农业等领域建立了军用和民用的大型研究机构，建设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美国为例，美国以“曼哈顿计

划”建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实验室，

以及原有的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为基

础，建立了国家实验室体系。这些实验室以大科学装

置为基础，从事广泛的多学科研究，包括物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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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程、生物和医药等；不仅承担核武器等军事技

术的研究，还扩展到能源系统，并且推动了物理学和

生物医学前沿的发展。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

上天之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与美国

军方合作研发卫星发射，于 1958 年 1 月成功将美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探索号”送上太空[4]。之后，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将该喷气推进实验室

作为联邦实验室，并建立了一批研发中心，为美国在

与苏联的太空竞争中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同时，美国 NIH、农业部、环保署都加强支持各自所

属领域的科研机构。这样，美国在国家重要的战略领

域（国防、空间、能源、健康卫生、环境、农业等）

部署了一批战略科技力量，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国际

竞争和国家发展。

国家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出地体

现在国家战略领域面对重大科技问题长期持续的研

究，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如美国二战后设计的所有

飞机的机翼性能得到巨大的提升，要归功于美国国家

航空咨询委员会（NASA 前身）长期开展的研究，以

及美国国家实验室计算流体力学的研究成果[4]。

1.3 国家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点
（1）国家科研机构具有不同的组织形态。在不

同的国家，国家科研机构有不同的组织形式。美国国

家科研机构，包括联邦机构拥有/直接运行的科研机

构 ①、联邦机构拥有/承包商经营②、联邦资助的独立

研究机构等多种形式，这些科研机构又通称为联邦实

验室[5]，其中 17 个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常常被称为美国

国家实验室。德国的国家科研机构主要有马普学会、

亥姆霍兹研究联合会和弗朗霍夫学会。马普学会主要

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基础研究，亥姆霍兹研究联合

会有 16 个国立大型研究中心，主要利用大型设备开

展跨学科的前瞻性研究，在能源、地球与环境、医学

健康、关键技术、物质结构、交通与航天等 6 个领域

开展研究[6]。弗朗霍夫学会承担着联系基础研究和工

业技术开发的桥梁，一方面从事高技术的应用基础研

究，另一方面还开发可供工业界付诸生产的高技术成

果。

（2）国家科研机构的共性及其与大学/企业研发

机构的区别。尽管各主要国家的国家科研机构组织形

态不同，使命和目标不同，但国家科研机构有一些共

性：① 在国家安全和战略性领域开展有组织的长期

研究，如军事科学技术、核能、空间、农业科学技术

等；② 开展对国家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具有较大风

险的研究——这些研究花费巨大，且需要独特的科学

设施和专业的工作人员，往往超过私营公司和大学所

能够提供或愿意提供的限度，如核聚变；③ 研究规模

较大、所需时间较长，而私营企业又难以承受的技术

研发，如煤的气化和液化；④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研究部门又不能直接获

得经济利益的研究，如工业计量标准、公共卫生和保

健、社会和职业安全；⑤ 开展具有敏感性的保密级研

究和安全性研究[5,7,8]。这些特点，使国家科研机构与

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区别开来。进一步讲，国家科研

机构的研究任务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肩负使命和

定向性，如国家安全、能源研究、环境质量和公众健

康。相比于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开展的研究是非导向

性的、自由探索性研究，且研究一般是由教师和学生

组成的小型研究组进行，使用的设施也不大，无法开

展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项目；并且，由于大学的研究人

员流动性强，大学校园不是一个管理长期研究或持久

的和劳动密集型实验的理想之地。企业研发机构一般

面向有利润回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面向社会利益和

国家利益[5]。

（3）国家科研机构的学科和研发活动特点。① 在

① 国有国营（GOGO）形式，如 NIH 内部的研究所和 NASA 的研究中心。
② 国有民营（GOCO）形式，如美国能源部所属的大多数国家实验室。



  院刊  645

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定位和作用

国家战略性领域从事研发的国家科研机构，面对的是

综合性和长远的战略性科学问题，一般需要多学科综

合交叉的学科基础，具备从基础、应用到技术发展的

综合能力。例如，NASA 根据其战略目标，部署了科

学、航空学研究、探测系统和空间操作四大学科群的

研究工作，包括多种学科、从基础到应用、从科学到

技术的一批关联性项目群[8]。② 一些长期发展、实力

强大的国家科研机构不仅有很强应用研究和技术发展

能力，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有强大的实力。例如，

自 1950 年至今，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产生

了 2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产

生了 19 位③。③ 在一些新兴领域有超前的布局，为

整个研究界开辟新的方向提供源泉，为发展提供持续

的动力。例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橡树岭等国家实

验室在二战后就开始部署生物医学的研究——研究核

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为美国能源

部 1990 年首倡并与 NIH 合作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

奠定了基础。

（4）国家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

制化特点。综上，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研

机构是在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如国家安全、航空航

天、战略性技术和产业，以及重要社会公益领域等）

投资和布局的建制化力量，凝聚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

员；以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为使命，以国家战略需求

为导向，以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

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己任，开展有组织的多学科、多领

域长期持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是原始

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的策源地。其具有 5 个建制化特

点：① 攻坚力。具有围绕国家重大需求任务，攻克重

大科技难关的能力。② 多学科综合性。具有多学科的

基础，可以综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开展复杂的

综合性的科学问题和重大社会挑战中的科学问题的研

究。③ 长期性和持续性。具有在重要领域和方向持续

不断积累、不断突破的能力。④ 引领性。把握科学

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并在前沿方向上取得突破的能

力，带动整个领域的发展。继而，能在科研组织和文

化建设方面起引领作用。⑤ 组织力。组织本部分各成

员队伍联合攻关，以及联合其他单位开展攻克科技难

关和应急任务的能力。

2 中国国家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发展和面向
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作用及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基础薄弱，面对国家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急迫需求，迅速

建立一支集中科技资源、解决国家发展关键问题的

科技队伍，成为党和国家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必然

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之后又

在国防、航空、重要工业领域、农业和社会发展领

域先后建立了一批国家科研机构。这些国家科研机

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解决国家发展各重要领

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攻克关键技术，成为推进中国

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家科研机构经历

了改革、转制和发展，一批为中国科技和经济社会

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国家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或企

业中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一批国家科研机构在改革和开放

中不断进取，继续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中发挥着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

2.1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国家科研机构

2.1.1 中国科学院在促进科技发展和面向国家战略需
求方面的作用

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中国

科学院不仅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9]，同时承担着领

③ Office of Scienc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Nobel Laureates. [2022-05-02]. https://science.osti.gov/About/Honors-and-Awards/DOE-
Nobel-Laure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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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国科技发展的职责。中国科学院组建一批研究

所，凝聚科研队伍，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其

中，一些研究所是以国家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而设置

和发展的。例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立初期的

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国家需求，布局了火箭、导弹、

人造卫星方面的初始研究[10]。

在《1956—1967 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以下简称《十二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中国

科学院起着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11]；1956 年国家实施

“四项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在无线电、自动化、

半导体和计算技术这 4 个新兴关键技术领域迅速集中

起力量，为我国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基

础。在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的研制中，

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

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为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作出

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在“四项紧急措施”

中研发出的几代计算机，为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

作出了突出贡献[12]。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院继

续起着战略科技力量骨干和带头的作用，一直走在改

革开放的最前沿，创造了我国科技领域改革开放的许

多“第一”（如：率先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首

倡设立国家“863 计划”；创办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

院，率先实行学位制等）；在推进科学前沿、满足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及人才队伍建设方

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3]。

2.1.2 国防部五院在促进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1956 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

院”）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起步。成

立第  2 年，国防部五院成立  2 个分院：一分院（即

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包括总体设计、

结构强度、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冲压发动机、

化学推进剂、材料研究和测试等  8  个研究部门；

二分院作为专门研究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机构。

1961 年 9 月，国防部五院三分院成立，现为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中国飞航技术研究院。1962 年 7 月，国防部

五院在四川泸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

研究所；1964 年 4 月，其改称国防部五院四分院。

1964 年 12 月，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组建国家第七机

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因此更名为第七机械工

业部第一研究院；后来先后更名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

究院、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亦称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1962 年，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亦称“航天四

院”）创建，其是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固体火

箭发动机基础理论研究、设计、研制、生产和各种试

验基地。1968 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即第七

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七机部五院”；其是

中国空间技术的主要研究中心和航天器研制、生产基

地。其后，七机部又经历了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

业部，以及拆分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中国航天工

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的历史沿革；直至 1999 年，

在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所属部分企业单位基础上组建

成立了现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 [14]。

从国防部五院开始的中国航天院所的成立和发

展，带来了航天各个领域技术的起步、发展和成熟，

不仅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为

包括运载火箭、科学卫星、返回式卫星、通信卫星、

气象卫星、遥感与资源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

国探月工程进展及载人航天工程等一系列发展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15]。

2.2 近 10 年来国家科研机构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方
面的成就及成功经验
近 10 年来，中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

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

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科学院和其他国家科研机构

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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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力支撑国家战略任务

（1）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的科学与应用方面。中

国科学院是中国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的发起者、组织

者之一，是科学与应用目标的提出者、实施者。50 余

家院属单位承担了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中大量的重要

工程任务和多项协作配套任务，突破了大批关键核心

技术，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在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任务中，完成三大科学领域的 14 项科学

实验室，取得突出的科学进展；在探月工程中，中国

科学院完满完成嫦娥一号、二号、三号工程研制和科

学探测任务。

（2）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系列卫星研制方面。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

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公用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中国科学院作为主要的建设单位之一，组

织 14 家单位承担了北斗二号、全球系统试验卫星、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研制任务，引领我国先进

卫星技术跨越发展，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

作出了贡献[16]。

（3）深海装备技术和探测方面。近年来，作为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我国国家科研机构在深海装备

技术领域深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了以“蛟

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为代表的

一大批科技成果，引领了我国深海科技的跨越发展。

“奋斗者”号实现了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世界最深处

马里亚纳海沟 8 次突破万米深潜，创造了 10 909 米的

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牵头负责“奋斗

者”号的总体设计和集成建造，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作为业主单位牵头组织海试工作。“奋

斗者”号等科技工程任务，实现了全国科技力量跨系

统、跨单位、跨部门的大团队合作，是我国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研领域探索新型举国体

制的生动实践[17]。

2.2.2 服务经济主战场和人民生命健康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在农业科技、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核心技术和工业示范、非线性晶体材料及装备、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新药创制、资源生态环境、

防灾减灾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工

程落地生根，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突破煤炭间接液化系列工

程技术难题，成功应用于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 400 万

吨/年煤制油工程；实现世界上煤制烯烃工业化“零”

的突破，成功开发甲醇制烯烃（DMTO）成套工业化

技术并完成工业化应用；开发循环流化床高效低污染

燃煤技术，直接燃煤、燃半焦、燃气化残炭均实现氮

氧化物超低排放。又如，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建立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并应用这些技术开展了大量临床前及

临床研究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④。

2.2.3 有力支撑国家应急和安全管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人民健康和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成为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

重大紧急问题。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务院成立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以下简

称“科研攻关组”），紧急启动疫苗研制，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集中科研攻关。2020 年 1 月，科研攻关

组总体部署了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

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 5 条主要技

术路线，共遴选 12 个团队进行支持推进。这 12 支新

冠病毒疫苗研发团队大多是国家科技计划长期支持的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国家科研机构发挥了战略科

技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科研机构，集合病毒分离、抗

④ 中国科学院 . 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 [2022-05-02]. http://cxcj.cas.cn/ccg/mxgmjjzzc/fwrky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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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设计、动物模型构建、体内外评价和质量检定等多

学科平台提供共性技术支持，迅速将研究成果应用于

疫苗研发，为实现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度全球领

先提供了重要支撑。截至 2021 年 4月，全国共 19 个疫

苗品种获批开展临床研究，覆盖全部 5 条技术路线。

从启动到获批，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中国速度”不

仅远快于通常所需的 5—18 年，还超越了疫情大流行

情境中 12—18 个月的疫苗研发周期[18]。 

2.2.4 促进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

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在铁基超导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成果获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2

年，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的国际合作研

究团队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中微子振

荡新模式，精确测得中微子混合角 θ13，这一重要成

果是人类对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一个新认识，入选

Science“2012 年十大科学突破”。2017 年，中国科学

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率先攻克非人灵长

类动物体克隆猴这一难题，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染色体

真核细胞，是继 1997 年英国克隆羊“多莉”之后克

隆生物技术领域的又一大突破。2016 年，中国科学院

建成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又称“中

国天眼”）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

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由其首次发现的毫秒脉冲

星于 2018 年 4 月得到国际认证，开启了中国射电望远

镜发现脉冲星的新时代[16]。

2.3 国家科研机构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成功
经验
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方面，国家科研机构成功

的主要经验有以下 6 点。

（1）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两弹一星”开创

了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关键技术的科技举国体制模式，

强有力的领导是成功的关键。这种精神和模式在中国

的航天事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形成自上而下的决

策、管理和研制体制——上下通畅，管理严密，领导

有力，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的组织

保障[15]。在新近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研制新冠病毒

疫苗的战役中，也体现出强有力的领导才是成功的保

证。

（2）立足长远，瞄准战略性科技问题。不仅立

足当前，面向当前国家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要科技问

题；而且着眼于长远，瞄准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

性科技问题，超前部署战略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持续攻关，增强科学技术支撑国家发展的基础和能

力。

（3）坚持自主创新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在

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坚持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只有

靠我们自己；坚持自主创新，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

就充分证明了坚持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

（4）发挥建制化队伍集聚和协同能力。关键核心

技术的攻关要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建制化优势。在载

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系列卫星

研制方面，中国科学院组织数十家单位承担了大量重

要工程任务和多项协作配套任务，突破了大量关键核

心技术。在深海装备技术和探测方面的成就，是中国

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等全国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

（5）以人为本，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

科技人才是科技事业的第一推动力。以全球视野吸引

和凝聚优秀人才，以国家荣誉和使命感激发人才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营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和造就科技领

军人才。

（6）坚持改革创新为动力。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

和创新活动的规律，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破除思

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束缚，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

研院所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和

实施模式，推进科技拨款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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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国家科研机构建设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日益

加剧的国际竞争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需要着力解决一批影响和制约国家发展全

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科技问题，需要科学技术为

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牢固的支撑。为此，需要强化国

家科研机构的作用，在国家战略领域中保持一批强有

力的科研队伍专心研究和创新，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

建制化、体系化和综合化的优势，在重大科学问题突

破、关键技术攻关，以及为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提

供科学支撑方面起到核心和攻坚作用，带动整个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提高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

能。

（1）在国家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战略

导向。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指导下，聚

焦国家战略需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

关键领域加强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确定解决当前发

展瓶颈的关键技术领域，面向未来发展的重点培育和

发展的方向，以及具体重大任务，形成清晰的科技目

标导向。建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

务的机制，建立相应适宜的研发制度和组织模式，发

挥国家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打造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主力军。

（2）在国家科研机构层面，推进改革与发展。

① 明确国家科研机构的使命导向。稳定支持一批在

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领域的国家科研机构，

明确其使命导向和职能，使科研机构在资源配置、组

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方面围绕其使命和任务目标展开。

② 推进国家科研机构科研体系的改革和重塑。根据

科研机构的职能定位，科学合理布局科研力量，改革

和重塑科研组织单元，增强核心能力和协同创新。               

③ 深化国家科研机构的制度改革。改革科研机构的

运行机制，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推进经费使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

改革。在课题选择、经费使用、人员配置和奖励制

度等方面，充分赋予科研机构自主权，给予一定程

度的“政策特区”，使科研机构能够根据迅速变化

的科技发展形势和国际竞争形势的变化，灵活配置

资源。④ 建立目标导向的机构绩效评估机制和动态调

整机制。以科研机构的绩效作为下一年支持的主要依

据之一，在国家科研机构内部和之间形成竞争和调整

机制。

（3）加强国家科研机构与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

军企业的合作，提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整体能

力。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类

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形成跨机构、跨领域的创新合

作网络，提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体能力和效率，提

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国家科研机构要加强与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合作，依托战略科技任务与大学

开展合作研究及人才联合培养。加强与领军型科技企

业的合作，有效利用科技企业的技术竞争感知优势，

共同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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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mportant task of enhancing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i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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